心路历程：
	既然信长没有死，已知村上和泉见过信长很多次，不会认错信长的头颅，所以，盔甲手上的头确实是信长的头。已知盔甲双腿并拢，手放在膝盖上，盔甲坐在箱子上，合理推断箱子后部是空的，且盔甲的手部、膝盖、盔甲与箱子上部接触的地方都有缺口，使得信长可以从箱子后面探入身子，将头伸出盔甲双手，营造断头被放在双手上的假象。
	已知和泉在信长假死后听到信长的声音时看到信长嘴唇没有张开，但声色俱厉，所以是前文中提到的大胡子南蛮人替信长在说话，他会模仿他人的声音，所以屋内出了文中的两人外还有信长。至于为什么和泉众人没有发现，是因为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进过房间，只从门外看向门内这一个角度观察过，所以南蛮人在和泉众人开门时躲在了森兰丸身后的半人高屏风后。因为灯是放在和泉的正对面，屏风正对着横放，所以影子不会暴露南蛮人的存在。
	既然盔甲上的头是信长的，他的身子在箱子后面躲着，屋内还有南蛮人，那信长假死后开门所看到的无头尸体的归属就很明显了，是南蛮人。但因为假死后还有南蛮人的声音，所以南蛮人也没有真死。那这时候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南蛮人被“砍头”都没死。说明南蛮人并没有被砍头，被砍的头是假的。观察屋内物件，其中有一个可以伪装头——在榻榻米上的头盔——砍头时，众人看到的信长其实是南蛮人假扮的，南蛮人在肩膀上撑起一个长方体的支架，将衣服顶起来，顶到头顶的高度，再将放在头顶上，伪装成信长的头，众人从门上的光影上看，既看不出这人不是信长，也看不出头不是真头，而是头盔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文中“信长大人的身影保持着跪坐姿态，先整理了一下衣物，而后缓缓向左侧转身，以身体右侧面向我们。应是负伤的缘故，信长大人的动作显得有些迟钝。”因为南蛮人转身时怕头顶的头盔掉下来了，所以转身转的极为小心。走完一套流程（切腹时利用灯光投影，错位做动作，并非真切腹），森兰丸将头盔砍下来，南蛮人顺势倒下，装作尸体，众人开门后因为森兰丸和信长穿着一样的和服，所以误以为是信长，因为南蛮人是向前倾倒，背身向上，所以和服在上完全掩盖住了南蛮人的形体，众人看不到南蛮人的头，只看得到衣领上方空空，加上并未仔细观察，注意力都在人头上，所以误以为是信长的无头尸体。
	为什么头被“砍下”后，空中腾起跳到了盔甲手上？已知森兰丸来开门时，身子把众人视线都遮住了，所以众人并没有看到全过程，中间存在空档。信长只要让众人看到被砍下来的头盔跳向盔甲，然后森兰丸把视野挡住，自己再将头从箱子下伸到盔甲手上，就营造出了头弹到盔甲手上的假象。至于怎么改变头盔落下的轨迹，只需要用细线一端系在头盔上，一端拿在信长手上，头盔落下时，信长往自己这边一拉，头盔就会飞向盔甲处。而信长的身子藏在箱子后面，动作不会被人发现，细线因为细，不会投影在门上，不容易被众人发现。
	已知大概的作案手法，问题就变成了信长三人是如何配合使得众人不发现端倪的，因为一开始跪坐的确实是信长，后面却变成了南蛮人。因为文中描写，森兰丸开门时众人视线被遮挡，身子移开众人才看到内部情况，以及房间入口很窄，可知森兰丸前面关门时也可以做到完全遮挡众人的视线，使得看不到屋内情况。因此，此时众人的视线出现了两个空挡，第一次开门时，众人看到的确实是信长，而在森兰丸关上门时，众人看不到屋内情况，信长马上躲到盔甲后面，而南蛮人坐到信长原本的位置，拿上头盔，假扮信长。后面自刎过程则像前文写的那样，砍头后信长伸出头，而南蛮人倒地。

案件复原：
· 和泉到场时，屋内有三人，森兰丸，信长和南蛮人，信长和森兰丸位置如文中所述，南蛮人躲在屏风后面。
· 众人一番交涉后，信长提出自刎，令众人在屋外等待。森兰丸上前关门遮挡众人视线，同时信长躲到盔甲后面，南蛮人带上头盔，坐到信长原本的位置，伪装信长，并用支架顶起衣服，头盔放在头顶之上。
· 南蛮人缓慢转身，防止头盔掉落。
· 南蛮人假装做出自刎动作，吟诵诗句，森兰丸配合将头盔砍下，头盔落下快落地时，盔甲后的信长猛地往回拉头盔上的细线，使其飞向盔甲。
· 森兰丸前去开门遮挡视线，信长将头盔回收，将头伸出盔甲的手上，怒目圆睁。
· 众人看清屋内景象，倒下的南蛮人模仿信长发出声音，诅咒众人。
· 森兰丸点火，同时冲向众人，意为将众人吓退，防止众人进入房间内，发现端倪。
· 趁着大火与军中骚乱，信长三人逃出本能寺，出本能寺大门的方法与棋手无异，趁乱浑水摸鱼。
